
时光，无比柔软，记忆的长河沉淀
着生命中曾经的过往。行走在流逝着
的岁月里，遇见的都是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感人故事。2024 年立冬时
节，一位 75岁的名叫陈守兰的老人，
把她父亲生前留下的两件珍贵民族
文物——“独龙族传统藤箩”“独龙族
传统麻线网包”，捐赠给云南民族博
物馆收藏。

时光追溯到 70年前，陈守兰的父
亲陈世凤响应“支援边疆、建设怒江”
的号召，从师宗县来到怒江傈僳族自
治州，与各民族群众一起建设怒江。陈
世凤直到离休后才返回老家师宗安享
晚年。

陈守兰是陈世凤的小女儿，1960
年，她随父亲进了怒江，并与父亲在怒
江生活了许多年。一提及怒江，陈守兰
就跟她的父亲一样，心里怀着特别的
情感。她对怒江的一草一木以及风土
人情如数家珍，特别是说到“独龙族传
统藤箩”“独龙族传统麻线网包”的制
作过程，更是熟悉于心。

独龙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
一，聚居于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
治县西北部中缅边境的独龙江流域，
而独龙族挎包是独龙族人民生产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物件。陈守兰老人捐献
的两件珍贵民族文物，是她父亲陈世
凤离休回老家师宗县时，带回去收藏
至今的。屈指一算，这两件文物离开故
土已经数十年，可以称得上是“老物
件”“老游子”了。

最美的年华深处掩映着多少难忘
的过往。年少时，那些唱过的歌、走过的
路都随着时光而流逝了，曾经深爱过的
人，如今早已不在灯火阑珊处……日
历翻到 1958年，时任怒江傈僳族自
治州政府办公室秘书科科长的陈世
凤参加了民族工作队，与另外 6 名
干部主动要求到最边远、最贫穷、最
落后、最封闭的独龙江流域与群众
同吃、同住、同劳动。

他们融入了当地各民族群众的
生活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陈世凤

为了探寻水晶矿和铁矿，南北往返，
风餐露宿，穿梭在独龙江流域。他与
群众一起攀悬崖、爬天梯、过篾溜、住
岩房、吃野粮。陈世凤还两次登上高
黎贡山最高的嘎娃嘎普雪山探矿。第
二次进山，他一个人在山上度过 7
天，因断炊陷入险境，后来在挖贝母
的老乡的帮助下才脱离了险境。探矿
结束后，陈世凤没有回独龙江南端的
孟当村，而是直接在迪政当村住了下
来，与当地群众同甘共苦。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摇
曳了多少淡淡的喜悦与忧伤。在这艰
辛的岁月里，陈世凤时时处处得到独
龙族群众的关心与帮助。比如在找矿
途中，老乡帮他背行囊，还不时提醒
他脚下的危险。晚上住到独龙族群众
家里，老乡生活再困苦也总会把最好
的食物拿出来款待他。虽说带路到嘎
娃嘎普雪山的猎人邦格鲁与陈世凤
相处只有短短 10余天，分别时双方都
依依不舍。过溜索时，邦格鲁总要选
最好的溜棒给陈世凤。溜索一旦不安
全，迪政当村民密东普的母亲就不让
陈世凤到江对岸去劳动……陈世凤
在独龙江畔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
动，一转眼就是一年多。他尽自己的
所能回馈独龙族人民，为独龙族群众
服务，教群众读书识字，带领群众搞
生产样板示范，改变居住环境，传授
先进生产方式。他们相互融合在一
起，都视对方为亲人。因为有这样的
鱼水情深，陈世凤在 1959年 6月离开
时，将自己在独龙江畔用过的独龙族
传统藤箩、独龙族传统麻线网包作为
念想，带出了独龙江。陈世凤回到知
子罗，工作、学习、生活，光阴荏苒，直
到他从怒江建设银行行长的岗位上

离休回老家，他也把“老物件”带在身
边。1996年 12月，陈世凤在老家因病
去世，他生前留下的“老物件”也由小
女儿陈守兰作为怀念父亲的念想而
珍藏着。

陈守兰是在怒江生活、长大的孩
子。早年进怒江知子罗时，她就看见过
她父亲挂在宿舍房门背后的这两个藤
箩与麻线网包。后来知道了它们来自
独龙江，但老物件因时光与人情而装
满的故事，她却不得而知。

时间可以让深邃的东西越来越
厚重，也可以让闪光的东西越来越温
暖。当时的陈守兰只是将老物件当做
是父亲回忆往昔的信物，因为父亲很
爱惜它们。其实，独龙族传统麻线网
包在现在的日常生活里用处已不大。
直到有一次闲聊，父亲主动跟她谈及
这“老物件”的过往。父亲的激情燃烧
的岁月，让陈守兰惊叹、感动，也让她
明白老物件的珍贵。曾经的生活十分
困苦拮据，时常搬家的父亲宁可扔了
别的东西，也不愿丢弃这两个独龙族
挎包。数十年来，父亲一直把这最普
通不过的“老物件”珍藏着。

岁月告诉我们，爱必须与时日一
起成长，最好的念想是在时光最深处！
其实，陈守兰真正理解和读懂父亲对
这两个“老物件”所饱含的深情，是在
父亲去世 25年后。那是 2021年，这一
年陈守兰的母亲刚好 100岁，并成为

“百岁红嫂”之一：陈守兰家冒着生命
危险守护三名边纵队员的故事，在当
地广为传颂。也是在这一年，陈守兰开
始誊抄和整理她父亲在独龙江期间记
的日记。在反复辨别、校对、核实的过
程中，陈守兰随着父亲的心路，回到了
那段艰辛岁月。那些有关的地名、人
名、情景、人事都跃然纸上；那些父亲
走过的地方——黑凹地、孟当、巴坡、
孔当、迪政当等村名、山名自然地活跃
在墨香里；那些与父亲在独龙江乡有
过生命交集的人——孔志清、白丽珍、
杨世荣、布南、邦格鲁、密东普、李春山
在脑海里一一鲜活起来。

陈守兰通过整理她父亲的“独龙
江日记”，读懂了“老物件”珍藏着的时
光记忆。她将民族文物捐献而出，也是
想让更多人也读到、读懂独龙族挎包
里感人的故事，以及支边干部对怒江
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和为民担当的真
挚情怀。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句话：我
们行走在流逝的岁月里，时光越老，人
心越淡。现已步入老年的陈守兰女士
决定将这两件见证着边疆今昔、鱼水
情深的文物捐赠给云南民族博物馆永
久收藏，意义可想而知。岁月静好，时
光的记忆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文物里深
藏的民族发展史。

老物件，早已将时光定格在记忆
的最深处。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的土地上，
曾战火纷飞、烽烟四起、号角声声。铮
铮铁骨的壮士们铁血盟誓、死守河山。
儿女们擂鼓为将士壮行，声声激荡、震
彻云霄。

如今，昔日的战场绿意盎然。在
磨皮村头，鼓声再次响起，不再是战
鼓，而是舞鼓，带着和平的韵律。烽火
远去，狼烟味依旧萦绕在空气中，仿
佛还能听到铁马冰河的回响，千重万
重，诉说着曾经的壮美。这片土地上，
每一个生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续写
着历史的传奇。

磨皮花鼓舞是流传于云南省新平
县平甸乡磨皮村及周边村寨的一种彝
族传统舞蹈，起源于彝族先民的战争
经历，据说已有 400多年的历史传承。
磨皮花鼓舞的表演分为男队和女队，
男队称为兵器队，手持大刀、钩镰、双
刀、水火棍、二节棒、叉戟等兵器；女队
则为花鼓队，身背花鼓、手执鼓棒。表
演时，舞者们在一名头插白鹇翎、手持
雉鸡尾的男子引领下，随着铓锣、大
鼓、腰鼓等打击乐器的伴奏进行舞蹈。

彝语称跳鼓为“热波比”。彝文古

籍《白勒苏》绘有“冉比查”的彩图；《新
平县志》分别在民族、文化和体育的章
节描述，显现其具有祭祀性、表演性、
体育运动性等特征。

舞蹈的套路丰富，包含了出征、
设阵、围敌、拼杀、驱敌、凯旋、欢庆等
场面，整个舞蹈威武雄健、气势磅礴，
再现了磨盘山彝族祖先保卫家乡、英
勇作战的情景。磨皮花鼓舞在 2013年
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名录。

来到群山间云雾缭绕的磨皮村，
沿山路拾级而上，远远就听到了时而
高亢，时而低沉的鼓声。像是从地心传
来的呼唤，鼓声引领人们走进了磨皮
村的心脏。随着鼓声渐近，舞者的身影
在广场上跃动，充满了原始的力量和
生命的活力。

一位老者，身着深褐色的长袍，腰
间束着一条鲜艳的红色腰带，手持一
根长棍，棍顶扎着白色的鹇翎和箐鸡
尾，那是领舞的标志。他的脸上皱纹很
深，眼中却闪烁着火焰一般的热烈。他
将长棍高高举起，随即，一声浑厚的牛
角号声划破了宁静。

男舞者们手持兵器，动作间透露
着力量与决断。大刀舞动时，刀光闪
烁；双刀交替，仿佛两条银蛇在空中飞
舞；二节棍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
发出呼呼的风声。他们的动作模拟着
战斗的情景。女舞者们则身背花鼓，
腰系红绸，舞步轻盈而充满韵律，击
鼓的节奏与心跳同步。红绸随着她们
的舞动在空中飘扬，如同火焰在风中
飞舞。

磨皮花鼓舞的舞者们通过肢体，
向观众诉说着山川岁月的历史，诉说
着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在他们的舞步
中，战争的残酷与人民的坚韧交织在
一起。在鼓声中，历史的回声响起，那
些在战争中牺牲的英魂仿佛在呼唤。
随着舞蹈的进行，时空仿佛穿越，观
众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看
到彝族的战士们在烽火中冲锋陷阵，
感受到他们在胜利后的喜悦。

战鼓的历史同样深厚。在刀耕
火种的原始社会时期，战鼓最初以
敲击石块的响声和呐喊声调作为进
攻和撤退的命令。到了周代，战鼓的
雏形基本形成，成为指挥战斗、鼓舞

士气、统一行动的重要工具。《诗经·
大雅》曾记载“申伯信迈，王饯于
眉”，描述了周武王在出征前以击鼓
为申伯送行，这为战鼓的形成和发展
赋予了基本内涵。从此，战鼓广泛运
用于战争中。

三国时代，眉县斜峪关是魏蜀交
兵的古战场，诸葛亮六出祁山时，利
用击鼓声东击西，迷惑魏军，最终取
得胜利，著名的火烧葫芦峪故事如今
仍在当地流传。战鼓在战争中的作用
愈显重要，成为鼓舞士气、振奋精神、
杀敌取胜的重要手段。近现代战争
中，战鼓被军号所替代，进入和平年
代，战鼓演化为一种民间娱乐形式，
但仍保持着战争原始的特点和风格，
剽悍威武，强劲豪放。

在磨皮村，花鼓舞是这片土地上
每一个生命的缩影。它承载着彝族人
民的历史与精神，犹如那剑气凌霄、风
骨长存，诗篇不老。在这个呼唤和平的
时代，新平人民将那份侠骨柔情化为
鼓声，铿锵有力，流露出昂扬与潇洒，
沉浸于疏朗与辽阔。正是这份传承，让
磨皮花鼓舞在岁月中愈显珍贵。

一声花鼓壮征程
陶园园

犀鸟重返绿美盈江
夏阳

其一
白象迎宾，滇海鸥飞如瑞雪；
金蛇献宝，云山花暖报新春。
横批：滇池春晖
其二
白鸟奋飞，书成云岭春光赋；
金蛇狂舞，演绎滇池贺岁图。
横批：云岭春瑞

——朱籍

龙年常送佳音到；
蛇岁多携好运来。
横批：岁运呈祥

——杨德云

龙腾四海争圆梦；
马跃九州齐建功。
横批：龙马精神

——王劲松

龙吟金曲，山舞银蛇，
七彩祥云春绚丽；
国享泰年，民安盛世，
一堂和气语从容。
横批：祥春盛景

——陈丽荣

水土相宜，涵诗养画千秋祚；
天人互动，转斗移星万户春。
横批：天泽春熙

——孙道雄

大政归心，春擎彩笔山河美；
小龙盘福，鹊啭桃枝岁月新。
横批：春福焕新

——胡洪斌

龙辞旧岁年年好；
梅唤新春靥靥欣。
横批：岁序焕彩

——徐培钟

提笔书春传吉语；
隔屏贺岁拜新年。
横批：春屏贺岁

——李嫦莉

梅柳捎来春信息，
龙蛇接续大文章。
横批：春续华章

如蛇乙巳蜿蜒进，
似马春风浩荡来。
横批：年景呈祥

——廖智慧

瑞雪迎春梅作伴；
诗风入户福临门。
横批：瑞景春临

门书福字家家福；
户纳春风事事春。
横批：福满春风

——马朝中

岁月如歌，千古文章承一脉；
春秋似锦，百年好梦慰三生。
横批：岁梦承春

——李春

盛世龙归添百福；
丰年蛇舞壮三春。
横批：蛇岁瑞丰

大地迎新添瑞气；
小龙赐福送华春。
横批：春满福临

——胡明春

龙吟华夏旧年去；
蛇舞神州新岁来。
横批：龙蛇焕春

——禹德亮

紫燕衔来春富贵；
金蛇舞出好年华。
横批：春舞华年

金蛇报福财门喜；
紫燕迎春富贵生。
横批：瑞气盈门

——何德强

吐信金蛇盘福至；
报春紫燕绕梁飞。
横批：金蛇报春

——黄开翠

全会兆蛇年，政惠古城添百福；
阳春施国计，富赢实力旺千秋。
横批：政惠春荣

——杨忠国

龙舞山河，瑞气盈门迎福到；
蛇行祥瑞，春风入户送安来。
横批：瑞祥春安

——杨天波

蛇年春联 匿迹很久的犀鸟，飞回来了。石梯
村的雨林，成为同时有三种犀鸟稳定
繁殖的地方。

一直以来，生活在这里的景颇族
和德昂族人民，把犀鸟视为吉祥鸟。景
颇山寨的山门村墙，目瑙纵歌舞场的
墙壁绘画和雕塑中，都有犀鸟形象。

犀鸟长相奇特，头顶金黄或血红
的头盔，“盔突”鲜亮如宝冠。盔突下颜
色鲜艳的喙长且弯曲、硬且锋利，这让
形巨体硕的犀鸟，像一只只佩剑的鸟
将军。犀鸟展翼过一米，毛色斑斓油
亮，羽毛的色彩以黑白黄为主，当其遨
游雨林，如掠过一阵色彩的风，艳丽得
让一山的绿色，骤然鲜活。

更让人心动的，是犀鸟的习性，如
其品质。犀鸟对爱忠贞，一旦择偶，便
相约“白首到老”。倘若伴侣不幸离世，
余者绝飞绝食。在寂静的林间，绝飞绝
食的犀鸟啼声撕心裂肺，郁郁至终。每
至育雏时节，犀鸟会寻遍林区筑巢。巢
穴用泥和混合物封闭洞口，仅剩一小
条递食的缝隙。雌鸟将在幽暗的洞穴，
育雏三月。孵鸟后出洞，雌鸟羽毛脱
落，瘦骨嶙峋，无力飞行。而雄鸟，穿
林觅食，每日往返十余趟，也是精疲
力竭。

犀鸟的不渝和守责，让观鸟人
长叹。

如今，犀鸟回来了，回到了石
梯村。

盈江县石梯村，曾藏于深山。这
里曾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出境
通道，从这里可入缅甸、印度。旧时，
沿途多绝崖，古道上的商队，在悬壁开
凿石梯，村庄故而得名。地处莽林深
处，人背马驮，晴通雨阻，石梯村困苦
百年。人们刀耕火种，曾以狩猎为生。
石梯村外郁郁苍苍的森林，曾有许多
珍禽异兽。长久以来，犀鸟生活的这片
雨林，后来生态破坏严重，犀鸟销声匿
迹。那时，不只是犀鸟，整个盈江森林
里的鸟，几乎都被“打败”了。体形巨
大、鲜艳醒目的犀鸟，焉能安存。

犀鸟习性胆小、脆弱，选择活动区
域苛刻。犀鸟头骨制品可获暴利，在许
多国家，犀鸟被长期追猎。它们敏感，
总是奔逃。有一丁点异响，便振翅迁
徙。而今，历经苦难的犀鸟飞回来了，
悠然展翅雨林间。

2015年，巡山的石梯村村民听到
林子上空有“噼噼啪啪”的声音。声音
响亮，让人心惊。举头搜寻，一只色泽
艳丽、体形硕大的巨鸟，展着翅膀，在
金色阳光下，留下了一道道美丽的风
景。村民惊奇、兴奋，然后猜疑：难道，
这就是先民们一直传说的鸟王，那早
已绝迹的犀鸟？许多年了，这山里没有
再见过犀鸟的踪影啊。

于是，村民们在这片广袤的深山
老林，满山搜寻，终于寻见 3个犀鸟
巢。村民雀跃，欢天喜地。欣喜，震撼了
沉寂山林，震醒了人们冰冷的心。

石梯村一下子声名远扬，成为了中
国唯一的犀鸟谷。人们很快发现，犀鸟
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变化，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县城通往石梯村
的百里硬化路修通了，犀鸟谷建成了40
多个鸟类监测点，建立了智慧在线观测
系统。观鸟点和民宿客栈，像一个个巢
穴，摄影师们都带着长如犀鸟喙的照相
机。每年举办的“中国盈江国际观鸟
节”，广邀国内外爱鸟者，相聚犀鸟谷。
为观犀鸟，云山深处，观者如云。拥入森
林之人，众如潮水。石梯村，这个原始森
林中的村落，荣获了“中国犀鸟谷”和

“中国的观鸟圣地”美誉。2021年，犀鸟
从二级保护动物升至一级。犀鸟，成为
了盈江的“地理标志”。

每年三月，当犀鸟谷进入观鸟旺
季。成千上万国内观鸟者，如一群群斑
斓彩蝶，从北京、海南，从中国的东南
西北，寻鸟而来。犀鸟谷，吸引着世界
目光，相继有美、英、法、澳等 4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爱鸟人，飞越千山万水，
满身风尘踏进犀鸟谷。这些眼睛肤色
不同的他乡之人，总是带着欣喜，久久
凝望这片百鸟纷飞的翠林。

犀鸟的回归，还改变了石梯村人
的内心。

当我漫步在石梯村，想起曾经的
石梯村，感慨不已。这里变化最大的，
是人们的笑容和生态意识的转变。犀
鸟飞来后，全村人绽放出了清新笑容，
如山岭上的一朵朵野花。

犀鸟来来往往，见证着这片雨林
和村庄的今昔。

在犀鸟谷最美的时候，或许我们应
该这样思考：明天，犀鸟会飞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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